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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安康作家石昌林老师惠寄的散文集 《时
光深处的温暖》，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渐渐地，我
的阅读就读出了声，用“声情并茂”来形容一点也
不夸张， 因为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眼里已经有泪
水滑落，是冰凉的。我在阅读中感受到石昌林老师
的作品不是散文，而是歌咏，是悲怆和隐忍，是从
他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实感真情， 根本无关乎文
体。 其实这并不是我给自己阅读这部大作并撰写
读后感所找的理由， 而是我在阅读过程中发自内
心与石老师的共情———他的震撼人心的生命经历
或者遭遇，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今天读来，
仍然让我心有余悸，格外震惊。

《时光深处的温暖》是一首生命之歌，无论
是幸运还是不幸，是悲怆还是隐忍。 现实世界里

的石昌林老师，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人，不管是
身体还是心理，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可谓
“物是人非”。 现实世界里的石老师，还是曾经的
那个人，无论他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对爱人、
女儿以及父母兄弟姐妹的亲情，还是对朋友、同
事和乡党的友爱，可谓是“一如既往”，不会因罹
患疾病而有所减弱，相反必定会更加炽热、浓郁
和深沉。 他大病初愈，回到家中，那时的心理上
可能不会感到自己多么幸运， 而是应该持续在
不幸的震惊之中。 我们从该书里多处看到这样
的心理描述， 因此这是一部精神甚至灵魂的升
华之书，每每品读，或可厘清人生困惑，或可荡
涤俗世烦忧，值得再三细读，慢慢领悟。 《时光深
处的温暖》 告诉我们一条真理： 一个人活在世

上，一定要用自己的热发自己的光，要让自己的
光照亮自己的生命历程。 我虽然对石老师的人
生履历并不十分了解， 但我相信他的悲怆而隐
忍的咏叹， 必然会给更加年轻的一代弥足珍贵
的教诲， 一定可以竭力帮助和抚慰那些不幸而
无助的人们，从恐惧而绝望的黑暗中解脱出来，
从而体会慈悲与至乐的人而神的高远境界。 这
部大作，就是由空灵幽深的人性流露结集而成。

这是一曲哀伤而催人奋进的咏叹， 无论是
主动还是被动，是高尚还是平庸。 作者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必然拥有对温暖的无限怀恋与执著向往
的情怀。温暖不仅是一种自我的生理感受，自我生
理感受的不是真正的温暖。 真正的温暖来自时光
深处，因此它不是经验的、世俗的，如果没有类似

的生命经历，它也不可以复制，不可以共情。 一般
人可以受到主人公故事的感动， 却无法从内心深
处真正理解“时光深处的温暖”带给人的意外与震
惊。当你以为自己体认到了这种温暖的时候，温暖
其实已经消逝在了时光深处。 这种温暖不是一种
沉甸甸的爱的累积， 不是人生的必然感受。 事实
上，它是生活中任何人都不愿意承受的悲怆、隐忍
和无奈，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静观自然界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谢；参悟人
世间的炎凉悲欢、宠辱褒贬，便更加体认到生命
的伟大，生命的可贵。 因而，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过好每一天；让生命无悔，让生命安然。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慈善研
究院院长）

读《寻找雷锋的蕉萍》这本书，我最关注的
问题是姚筱舟《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或者
说歌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件作品的生成原
因有哪些。

对姚筱舟的现实经历和心路历程未做了解
之前，对《唱支山歌给党听》成因的最初猜想仅
仅落脚于此———它是亲历旧社会压迫命运的人
对共产党的一种朴素的感恩意识造就的。

读过《寻找雷锋的蕉萍》后才知道，这个成
因可能非常复杂： 它可能和姚筱舟的家世背景
有关，它可能和姚筱舟的切身经历有关，它可能
和姚筱舟的精神世界有关———和他敏感、孤僻、
自由、浪漫却又善良、柔韧的个性，和他把文学
艺术作为消解心中苦闷的手段， 和婚后家庭生

活暂时安稳、思想世界短暂平静有关。 它可能和
历史现实环境有关———和旧社会普遍存在的压
迫屈辱， 和铜川煤矿历史上残酷的霸王窑现象，
和作为矿工下井采煤的现实体验有关。和当时的
文学思潮与流行样式有关———和那个时代民歌
式的政治抒情诗，和王老九的启发或和王老九农
民诗歌之间的相互启发，都有关系。

通过《寻找雷锋的蕉萍》这本书，我了解到
《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是一个多重元素交互摩擦、碰撞、激发的过
程。在我看来，了解这个生成过程，既可以了解一
件作品的前生今世，了解到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
背景下的不断求索和浮沉悲辛，同时也可以通过
与作品及其人物、主题形成特定审视、对话关系，

来获取一些感怀、教益，从而帮助读者完成属于
自身的一次内心教育或社会教育。

此外，我在这本书的写法上发现以下特点:
一是丰富翔实的资料呈现。 如书中对姚筱舟

各个时期的档案信息、家世信息的呈现，对陕西文
学机构、刊物历史的梳理等等。我们可以从中看出
和谷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 基于现实资料和事实
依据来呈现，这是由报告文学的属性决定的，也体
现了独属于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光芒。

二是与我先入为主的印象不同，这本书不是
单纯的姚筱舟的传记，它是全景式、全要素式的
写作。它通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词的生
成、词的传播、曲的诞生、歌的呈现、歌的传播等
事件、细节，把姚筱舟、雷锋、朱践耳、才旦卓玛、

任桂珍等人勾连了起来， 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共
同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群体图谱以
及社会生态。

三是作品的呈现不是那种紧凑的情节式呈
现，而是用了轻松的笔调、散文式写法。和谷先生
是散文大家，散文精神浸透在这部作品中。 作品
在按照时间线、大逻辑推进的同时，随时自然而
然插叙一些背景知识，如铜川的城市背景、霸王
窑的故事、关于母爱的议论，以及由新民歌运动
而生发地对新诗在新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进行
的概述和议论等，这是独属于散文的从容不迫的
美学意味。

四是在叙述上有时会有一些复沓回环的元
素。 前面出现的叙述或信息，会在下一次或下下
一次以不同的样貌重新出现一次。 这种复沓回
环、有板有眼的叙述节奏，让我联想到《诗经》里
的复沓和《神曲》里三韵句，联想到一些作品里由
一个个文字符号建构成的浑圆结构、奏鸣出的婉
转韵律。有时结构和韵律、节奏是相互通感的，我
们在感受作品的内容之外，也可以着重感悟其呈
现形式。

这部《在人间》，是我的第一部散文诗集。 也
是我公开出版的第 8 部文学专著。 它是我的幺
儿或丫头。 我仿佛听到，生命在它身上延续的淙
淙之声。

当我动笔写这篇后记的时候， 一场叫新冠
肺炎的疫情正在华夏大地肆虐， 时值 2020 庚子
春天。 宅在家中已 30 天的我，如一头困兽，随着
时间的推移，终于安静下来。

过了 60 岁后，我的生活日趋平淡。 晚上熬
不了夜，清晨起不了早，吃不了太硬的饭，好像
心胸也窄了。 平日喜爱在午后或黄昏，一个人独
坐书房，泡上一杯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既不
写作，也未阅读。 却经常在想，当一个人喜欢一
件事到痴迷程度，甚至浸淫到骨子里，大概也就
无可救药。

这约等于我。 约等于我对文学的敬畏与热
爱。

这就我的宿命。 今生今世躲不过去，永远无
法改变。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 我已在文学这
条小道上奔波了近 40 载，仍没有步入大道，也未
显微弱之气象。 愚者终不能悟，让人贻笑大方。

而在创作上， 我则进入了一种节奏紧迫与
心理平和叠加的状态。 也许老了，这些年我对尘
世命运万象，山水草木枯荣，骨肉血脉亲情，底
层顽强生命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同身受，
不言不休。 把它们如实记录下来，仿佛赋予我的
终极使命，只要生命尚存，我当责无旁贷。

散文诗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
情文学体裁。 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
性的特点。 主要表现创作者考察社会和人生背
景的感触﹐ 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
的波动和片段。 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
富性和形式上的短小灵活。

进入散文诗批量创作， 于我来说是近几年
的事。 创作之初，小说、散文、诗歌，我都尝试一
一涉猎。 那时年轻，一是有激情，二是为了练笔。
后来由于精力所限，除诗歌和散文外，其它体裁
的创作基本放弃了。直到 2013 年秋天，一位散文
诗编辑约稿，我才又重拾散文诗创作，谁知写起
来竟如破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年，我创
作的散文诗有 1000 多章先后在《诗选刊》《星星》
诗刊、《散文诗》等国内外 80 余家报刊发表。 《星
星》散文诗先后两次在“文本内外” 推出我的散
文诗组章和人物访谈，《散文诗》 还将我的作品
在头题加评推出，让人十分感动。 这些年，我每
天都行走在朝圣的路上。

这也许是我几十年来的创作心路。
远方像一盏灯，时刻悬在我头上。
回忆我的多半生，除了平凡就是平淡，如同

我写过的那些诗句和文章。 古人说，平安是福，

但在我年轻时，它只是一个梦。 记得在乡下生活
的 3000 多个日日夜夜里， 我经常一个人上山去
砍柴或去打猪草，一个 10 岁少年，钻进巴山深处
茂密的山林里，一滴鸟鸣，一声兽叫，一股邪风甚
至一片乌云、一阵水声都让我惊惧、恐慌、战栗或
不安。往往在这时，我一手紧握柴刀，一手从干粮
包里拿出一本《说岳全传》来读，只有这样，我狂
跳的情绪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有时突然就想，假
如此刻丛林中扑出一头野物把我叼走，也许不会
有人知道 。 但是这样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

几十年来，我放弃了很多，但从未放弃诗与
远方。 就这样坚持着，坚守着，年复一年，痛并快
乐着。

被普京称作“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曾
经说过：“文学， 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
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
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
不配成为文学的。 ”索氏的话语，就是一把尺子。

在我 40 年的创作历程中， 我要感激的人很
多，那些给我创作上提供极大支持、关怀和帮助，
谋面或未谋面的领导、老师和文友们，我会永远
记住你们，永远记住。而我却无法报答你们，只能
以这些尚在赶考路上的文字回赠。

《 巴 山 曙
光 》这部历史长
篇 小 说 叙 述 的
是 追 剿 古 长 荣
顽匪 ，解放陕南
的故事。 小说分
两条脉络 ，军长
刘锦州 、政委章
先 锋 率 领 五 十
四 、五十六师赴
陕南作战 ，首站
白河 、二战关垭
子 、 续 战 女 娲
山、决战

牛蹄岭 ，消
灭古长荣顽匪 4 万之众， 取得了牛蹄岭大
捷，让安康回到了人民手中。小说另一条脉
络是“马上”县政府县长李波率领郑俊、周
仁杰为主人公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原先是江汉支队在山

西抗战的残余部队。 后受中国人民解
放军某部保护、收留培养，最后委托十八军
运回安康的火种。

以郑俊、周仁杰的大智大勇，一方面协
助李波做地方工作， 另一方面协助部队侦
探敌情，配合作战。特别在万分激烈的牛蹄
岭战斗中， 他们扮作国军小分队机智勇敢
巧妙的一举端了最顽强的敌军司令部，逼
迫周仁杰密切配合解放军部队，在安康、旬
阳两县的工作，促使安康旬阳、白河两县保
安团起义。

作者张永华，男，生于 1945 年 9 月，高
中文化，岚皋县石门镇人，年轻时学过医，
干过三线，近而立之年走上教学岗位，工作
中担任校长十余年，2000 年开始创作短篇
小说，2012 年在原创文学网站发表中篇小
说《人生奇缘》。 同年创作并出版历史长篇
小说《秦巴奇兵》（西安出版社），以改革开
放为内容的长篇小说 《巴山之恋》（团结出
版社），以解放陕南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巴
山曙光》 近日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发行。

（高桂琴）

悲 怆 而 隐 忍 的 咏 叹
□ 陈国庆

作品的生成与形式的意味
□ 苏云龙

聆听生命延续的淙淙之声
□ 姜华

作家 感悟

作家 书评

安康 书评

(上接五版）

五

刚开始写作时，我连什么是散文、小说、报告
文学，都分不清楚。 就是看着文学杂志，书籍，照
葫芦画瓢。

我有个同学叫常安成，在西安仪表厂工作。
我给他写信，让他在西安帮我找个作家，指点我
创作。 常安成给我来信，有个叫宋登的作家，原
来在厂里当技术员，调到《革命英烈》编辑部。 他
给宋登谈了我的创作情况，宋登非常同情我的遭
遇，答应帮我看小说。

我选了几篇小说给宋登寄去，宋登很快回信
了，说你是当作家的材料，思维立体，对社会和人
生的理解深刻，能感觉你读了不少书。 但你还不
会写小说，连基本技巧如悬念、情节都不懂。 你
如果坚持下去，肯定能成大器，许多立志当作家
的人，最初的几年确实肯下力气，但熬上几年过
后，见成效不大就不再熬下去了，我担心你也是
这种人。 他在信中写道：“文学创作是贯穿人一
生的痛苦磨炼， 只有终生都经得起这种磨炼的
人，才能获得成功。 ”

有时，我寄给宋登一篇四五千字的小说，他
给我的回信也是四五千字。 从构思、人物、情节、
开篇、布局、细节、语言，全面进行讲评。 一直到
我的成名作《车帮》发表，漫长的 10 年里，宋登一
直搀扶着我的肩膀向前挣扎。到了 1991 年，我整
理了 10 年间宋登指点我创作的通信， 竟有七八
万字。我蓦然发现，宋登在这 10 年间很少发表作
品。 他当时才 40 多岁，正是出作品的时候，他把
写作的时间用于辅导我了。

我的中篇小说《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后，
他给我来了最后一封信，你现在磨出来了，水平
也超过我了，我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你说三道四
了。 但相当一些作家成名之后，再进步都十分困
难，主要原因是人们再不去指出他作品中的不足
了，他本人也不像过去那样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
了。写出一篇成名作不难，难的是写出传世之作。

再一个对我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骆一禾。
1983 年 11 月，我给《十月》寄了中篇小说《冯大
家族》。骆一禾给我回信：“你的来稿《冯大家族》，
乡土气息浓烈，也有时代气息。 我读过以后，认
为是一部有发表基础的作品，建议你做些修改，
再挂号寄我。”他在写了 2000 多字的修改意见后
面，又写道“你的文字能力是好的，虽有错别字，
但是文字有叙述力，能传达感受，文字风格朴素、
秀气，适于写农村生活。 ”

由于我的文学修养太差，骆一禾信中谈的意

见，我理解不了。 我利用铁路工人坐火车不掏钱
的方便跑到北京， 住在崇外大街一家澡堂子里。
骆一禾就在这家澡堂附近， 给我谈了 3 天文学。
他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写应时文学，当时的
政治需要什么你就写什么，可能红火一阵，过后
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从现在起再过一百年
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发展的方向都是
正确的，中国在文化意识方面的主要矛盾，仍然
是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 ”

这 3 天谈话，给我懵迷的文学思维打开了天
窗，对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极有教益。当时，我不知
道骆一禾是和海子齐名的诗人。 但是，《冯大家
族》没有发表，骆一禾给我的信中写道：“《冯大家
族》没有通过，因为近期有一些比较高质量的稿
子，把它比下来了。 贾平凹《鸡窝洼人家》《正月·
腊月》两个中篇，写农村题材的，《冯大家族》就比
不过了。 三审是编《高山下的花环》的编辑，水平
比较高，他觉得你的文字还嫩了一些。 而且一个
大家族的破灭，当然是在农村生产力提高的过程
中瓦解的。 但小说没把握好，写改叶爱情力量的
作用太大。 结果把一场生产力的革命，似乎变成
了爱情的力量。这样，社会意义就缩小了，变革也
容易了点。 ”

尽管骆一禾没有发表我一篇小说，但他一直
给我通信，十几封近万字，他从文学谈到我的工
作、生活、婚姻、身体，无话不说。

我调到分局宣传部后，得知骆一禾去世的消
息，当时就软瘫在办公桌下，从医院打完吊针出
来。 我让妻子去买火纸、供香，到汉江边上，面对
北京方向，点燃了火纸、供香。

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又得到《鸭绿江》杂
志刘元举老师的指导。在连续收到 100 多封退稿
信之后， 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当作家的材
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时常萌发
放弃写作的念头。 就在我准备放弃写作，托人在
当地找个待业青年，生儿育女，在山里熬一辈子
时，刘元举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退回来了，附了
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这样写道：“你是写小说的材
料，你一定能写出大手笔的小说，我相信我的眼
睛！ ”

我拿着信跑到半山上，扑在一块大石头上放
声痛哭，一直到翌日凌晨一点多钟。从山上下来，
我擦干眼泪，又伏在桌前。

可以说，刘元举拯救了我的文学生命。
在漫长的时间里， 我和刘元举书信不断，频

繁时一月两三封。 1989 年， 我创作出中篇小说
《车帮》，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大刊，一位资深编辑
给我回信：“杜光辉同志，你用了一个很陈旧的方
法写了一个很陈旧的故事， 建议你多读点书，接

受新事物……”
接到这封信后，我的自信心遭受重创，把《车

帮》放在抽屉里半年之久，不敢外投。 又不甘心，
时常翻出来看，觉得有点味道。终于按捺不住，给
刘元举写了封信，写了《车帮》的内容简介，把那
位编辑的信一并寄去。 刘元举回信说，他对这个
题材非常感兴趣，务必把《车帮》寄给他。 20 天
后，刘元举回信了：“杜光辉同志，你给我刊写了
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佳作。我刊准备在适当的
时机隆重推出……”

《车帮》在《鸭绿江》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转
载了。

我终于在文坛上站起来了。
《车帮》被《新华文摘》转载后，陕西作家张淑

琴推荐给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文学
部召开会议，把《车帮》列为改编电影的计划，开
始寻找杜光辉。 人们纳闷了，《车帮》写的是陕西
的事情，作者应该是陕西人，能把小说写到这个
档次，最次也是省级作协会员，陕西文坛怎么没
有印象？

几个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在陕
西一家杂志社看到我的投稿， 已经贴上了退稿
笺，何志铭惊喜地说，多少人找了几个月，到底把
杜光辉找到了。

何志铭给编辑说了我的《车帮》，编辑赶忙把
贴在稿件上的退稿信撕下来， 说这篇稿子再看
看，这是我在陕西的文学刊物发的第一篇小说。

《车帮》在陕西引起了一番轰动，各种赞誉蜂
拥而至。著名编剧张子良说：“《车帮》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陕西最好的几部中篇小说之一。”西安电
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王吉成看了我的另一部中
篇小说《黄幡》之后，给我的信中写道：“从《车帮》
到《黄幡》，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陕西出
了个大手笔! ”

1991 年 5 月，我作为陕西省青年作家代表，
参加第四届全国青年作家会议。我在代表通讯录
看到刘元举的名字，立即给刘元举的房间拨了电
话。 刘元举放下电话就来找我，我们在走廊里相
遇，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在通信 10 年之后，凭
着感觉拥抱在一起。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文坛已经不是 80 年代
初的文坛了。 我邀请刘元举到海南，我们通宵达
旦地谈文学。天亮了，我去上班，他看我没有投稿
的六七部小说。 几天后刘元举问我，这么好的小
说，为什么不投出去？ 我苦笑，没有说话。 刘元举
明白了，说我帮你把这些稿子投出去，挑出一部
8 万字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说这部小说发表
了，肯定会轰动，当下就给《小说界》的编辑修晓
林打电话。 小说发表后，先后获得上海长中篇小

说大奖、 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
2000 年—2001 年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新世纪
小说大系》，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 到了新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 刘元举又把我的中篇小说
《多多》，推荐给《北京文学》，《北京文学》连续 5 年
都发我一部中篇，使我的创作又提升一个档次。

六

一次出差，我坐在卧铺车厢，对面坐着两位
青年，拿着转载我《车帮》的《新华文摘》，一个给
另一个说，你看看这篇小说，过去吆马车的都知
道咋教育孩子，现在的家长太溺爱孩子了！

《车帮》里有段这样的细节，车户为了培养孩
子的胆量，把烟袋放到乱葬坟里，让孩子半夜去
取……

和我同行的人给他们说，他就是杜光辉。 人
家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同事让我拿出
工作证。

他们给我说， 你写的这个小说太震撼了，我
们从西安出发就看，看了一路，感慨了一路。到了
安康，我们请您吃饭……

这两个人，一个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编辑
宋小平，一个是中学语文教师张广孝，我们由这
篇小说成了好朋友。

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感慨，我的思想引起了他
们的共鸣，这难道不是写作者的成功？

2021 年，我参加中国作协的评审会，会后与
北京的文友相聚。 做东的人介绍我时，一位大刊
的主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您是《新世纪》的主
编，您发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认真研读，那时就立
下决心，毕业后当编辑。

真没想到， 我写的文章会影响一个人的人
生！

几十年过去，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处
在多么艰难的困境，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这个
世界就抛弃不了你！

阅读：是先哲们给我们的教诲。
写作：是我们给世界的发言。
文章写到这里， 总找不到合适的结尾 ，就

读书。 读到陕西作家周瑄璞读美国作家杰·伦
敦的《马丁·伊登》的感受：“整个社会像个体积
庞大轰轰作响的机器，绝不会为一个无名青年
而停下来 ，让他这个小零件跻身上去 ，这个社
会没有一个地方虚位以待 ， 到处都是人满为
患。 你必须学会在这个机器的运转中掌握一种
合适的速度 ，跟上步伐 ，伺机将自己这个小零
件拧到位置上。 ”

这段文字权当结尾。

近日，著名
作家莫伸、韩红
艳和齐安瑾 历
时 3 年合 著 的
报告文学《重现
的 翅 膀 ———中
国朱鹮保护 纪
实》由西安出版
社出版发行。

中 国 朱 鹮
的保护史，是一
部充满了科 学
精神和人文 趣
味的现实传奇，
也是践行生 态

文明建设理念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诠
释。朱鹮保护的成功案例，对世界濒危物种
的保护具有全球性的实践意义。

《重现的翅膀———中国朱鹮保护纪实》
以长达 40 年的朱鹮保护之路为经，以朱鹮
保护过程中丰富生动的事件为纬， 全方位
全过程地讲述了 40 年来中国朱鹮拯救和
保护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 形象地展现
出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及朱鹮保护实践的典
范意义及中国特色。 这部著作无论是对这
一重大题材的内涵把控， 还是作者采访的
扎实程度， 包括全书对保护朱鹮过程记述
的广度、 内涵剖析的深度、 认知站位的高
度，在一定范围内，都实现了质的突破。

三位作家多次深入朱鹮发现地洋县采
访，并研读了大量相关资料，从而生动地再
现了 40 年来朱鹮从最初发现时的 7 只到
如今 7000 多只的复壮之路。全书通过朱鹮
研究学者、 工作人员以及普通民众与朱鹮
之间的精彩故事和交往细节， 观照人类与
野生动物群体之间的生命呼应， 阐释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理念， 展现了世
界濒危物种保护的中国模式， 讲述了实现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中国故事。

（梁真鹏）

平 利 县 作
家陈武成小说
集《在那高高的
山上》近日由陕
西新华出版传
媒集团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共收录作
者近年来创作
的脱贫攻坚题
材小说 20 篇 ，
出版推荐语这
样评价小说集
“一幅鲜活 、接
地气的精准扶

贫画卷，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朴实和善良，小
人物的悲欢同样有着千斤的重量。 ”

陈武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表文
学作品， 先后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
作品近百万字，有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该书
紧扣时代脉搏， 描绘波澜壮阔的决胜脱贫
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画卷。 内容涉及
现代产业园建设、乡村旅游兴起、电商物流
涌现、“千企帮千村”等，触及社会生活以及
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 谱写了一曲陕南巴
山腹地的脱贫壮歌。 平利县作协原主席、现
作协名誉主席黎盛勇赞曰： 用小说家的敏
锐， 形象记录下一场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
壮举！ 留给后人认知当日事实，以生动鲜活
的史料！ 陈武成的文学功在当下， 影响深
远！ 值得充分肯定。

（王莉）

《重现的翅膀》

《在那高高的山上》

《巴山曙光》


